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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把这些凌乱的杂感 

　　恭而又敬，献给： 

　　我们聪明，机警 

　　装满着权威与金银的 

　　如今的社会主人， 

　　我们勤谨，热心 

　　红着眼睛的 

　　社会主人的忠臣， 

　　我们和平，同情 

　　又生活得怪安静的太太，先生， 

　　以及一群住在高层 

　　闲情逸致的爷们。 

　　献给这群爷们， 

　　献给这群爷们， 

　　但可敬的爷们 

　　从这儿抓不到一星儿欢欣： 

　　这儿没写成糯蛮死与爱情 

　　女人或酒精， 

　　也没梦境样的幽景。 

　　只是笨得大饼似地 

　　迸出了些你不中听的声音： 

　　唵唵，爷们， 

　　这是笨得大饼似地 

　　迸出的你不中听的声音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一九三○年十二月，作者顶礼敬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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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生，在那鬼土里，我住了几天。这几天内我将所见的记了些下来，就是这本薄薄的日记，除被我自己删下些不相干的一小部份外，全在这里。 

　　这所记没有一点夸张，过火；不忠实的地方——我何须乎要说这些呢，先生，因为我并不是个所谓文人，并不是想写小说，我用不着费了劲来和你们开玩笑。我只是象一个新闻记者，把所见的，闻的，接触的，写实地记了下来而已。 

　　先生，你刚读这日记时，你也许会感到鬼土社会里的人和事，有点不近情，或是说有点可笑。是的，就是我，刚一到那边时，也觉得它滑稽，矛盾，一个畸形的社会。一眼看去，他们的社会和我们阳世社会是不同的。但先生，我要请你观察一下，观察之后，你会发见一桩事，就是：鬼土社会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是不同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，只是形式，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，无论人，无论事，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。这两个社会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差别。因此，先生，我请你不要觉得它有点滑稽，矛盾，畸形，不合理，如你万一有这感觉，那你对阳世社会里为什么没有感到这些呢？ 

　　现在我再向你声明一句：我没有把趣味，滑稽，开玩笑的气味放在这日记里。我是很严肃的，在态度上。所以也要请你—— 

　　严肃地去读它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韩士谦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月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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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日
　　好久便学会了“走险”，今天决意试一试，果然灵验，居然到了这鬼土里。事先，请朋友将我的肉体安放在妥当的地方，因为还得回来的；一面焚化一封信给十年前死去的故人萧仲讷君，请他来接。 

　　于是试成功了。自己在一个不大亮的地方走着。 

　　前面有两个人。虽然黑暗，可是我一看便认出其一是萧仲讷。 

　　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和我话旧，也不表示欢迎的样子，只是：“快把你的那个遮住！” 

　　我茫然了：“那个？那个什么？” 

　　他手指指他自己的鼻子。怎么，这是……？他鼻子上有个白色的绒套子，象一顶帽，遮盖着他的鼻子。 

　　“快遮住快遮住！”他又说。我于是用左手掩着鼻子。但是，“还不行，”他说，“哪，我给你带个东西来了，你自己套上罢。” 

　　他扔给我一个绒套子，和他的一样，不过是蓝色的。套子的两端有丝质的带子，是系在耳朵上使它不至于掉下来的，鼻孔这端有两个圆孔，以便呼吸。于是我套上了。他然后向那同来的人叫道：“我的乖乖，你看，我给你介绍这位韩爷。” 

　　他的乖乖是个漂亮女人，鼻子也遮住的，不过她的套子是丝的，还绣着花，比我们的好看些。萧说她是他的未婚妻。鬼土里也有婚事么？但我没有工夫去理会这些事，我是在惊异着为什么要遮住鼻子。 

　　“鼻子为什么要套上？” 

　　可是仲讷慌张着脸色，很急似地打手势叫我莫开口。而他的乖乖涨红了脸，眼里放出轻蔑的光，看我一眼。仲讷马上接着说别的事：“韩爷，你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；我替你弄好一间精致的房间。人口登记我也替你说好，只要拿个表来填一填就可以在‘高层’安住下去的。” 

　　他领着我到街边，有一辆汽车停着；他请我上去。他的乖乖对汽车夫说：“到V字三六五街的时候停一停。” 

　　“怎么，”萧君说。“为什么就要回去？你可是韩爷一句话唐突了么，乖乖你原谅他罢，他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” 

　　“我因新来，不懂此间礼俗，请女士原谅。”我道个歉。 

　　“不，我因为有事去。”她板着面孔。 

　　车开了，到了那几百几十几街那乖乖下了车。我们两人到了萧仲讷住的房子里。车开得快，路上的情形未能细看，只看见大街小巷，都很整齐，华丽，行路的男人都穿所谓燕尾服，女人都戴着珠宝，穿极漂亮的衣裳。房屋和人物都很整齐，不知是偶然有几条街如此，还是全个鬼土都如此。他日，当到处游览一下。 

　　萧仲讷给我收拾了一间很精致的房间。他按一下铃，应铃声而起的是，我那房间的地板忽然开了一个方形的洞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上来。 

　　“这位韩爷从今天起住在这房间里，你得好好地伺候他。” 

　　萧仲讷说时眼睛看着天花板。 

　　“是，爷爷。”那人说了又走了下去，地板又关上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 

　　这简直是一种幻术，但下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知道了许多事。 

　　萧君曾告诉我遮鼻子的事。在这里，鼻子不许给人看见的，尤其是男女间。除开医生，没有人谈到鼻子的事，否则是下流人，如果万不得已要说的时候，用“上处”两字代。小孩子也得知道忌讳鼻子，否则会遭大人的打骂；生下的孩子在满月的一天就给他鼻子套上的。 

　　“遮掩鼻子是什么用意呢？” 

　　“说不清，”他说，“这由来已久了。‘上处’的遮掩，只有你这种新来的人觉得惊异。在我们是已经作为标准道德，我们认为不遮掩‘上处’的是不完全的人类，因为据说这种遮掩是人类的道德本能。” 

　　他的这些话不能令我满足，我要他将他的原始意义说给我。他说他不大懂，据有些书上说鼻子是象征性器官的，性器官的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之一种表现，故“上处”也套上套子。 

　　然而这很怪。 

　　“这怪什么，”他说。“你在阳世遮掩生殖器不奇怪，为什么拿遮掩‘上处’来奇怪呢？不同是人身一部分么！” 

　　后来又想起他的仆役会从地底里跑上来的事。他说，地狱虽没有十八层，却有两层。我们这层叫高层，住着有钱人，绅士，学者，即上流人。下面那层叫低层，住着粗人，工人，农人，即下流人。执政者和官员自然是住在高层，总之这层是住着一切的支配者的。怪不得刚才看见的人和房屋那么讲究。 

　　还有许多事，一下谈不完，他说他将来要渐渐使我知道。 

　　新的环境令我兴奋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上午，萧爷将我的人口登记弄好了，这是地方政务局里取来的一纸登记表，他作主替我一栏一栏填好，便叫人送到地方政务局去换取“高层住民执照”。那表上除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而外，他为我这么填着： 

　　 

　　地位——上流人 

　　家境——收入宽裕 

　　品格——绅士态度 

　　职业——待择 

　　思想——正确的平民思想 

　　有乖乖否——无 

　　以上各项，保证人是否绝对负责——是 

　　绝对负责保证人萧仲讷。印。 

　　先是看见了《领取高层住民执照条例》，那上面所载的手续与萧爷的不大同。那上面—— 

　　“第一章第二款，住高层者必须是上流人。……” 

　　同章第四款：“该上流人须向本局（地方政务局）请求登记，并缴纳入市费五百元，填写登记表。……待本局派员审查，认为合格后，方准其在高层居住。……” 

　　我现在既没缴纳五百块，也没那麻烦的手续。 

　　“那你是特别情形。”萧说。 

　　他告诉我，他是有点面子的，可以例外。别人呢，填好登记表之后，便得在他们指定的地方呆住，等他们的审查，这是精密的审查，所以一审查就是半年，这半年内你可不能自由。他们先审查你的收入或不动产，其次察看你可有上流人态度。审查后便等政务局的批示，才可以拿到执照。 

　　“如果批不准呢，便出境么？”我问。 

　　“你是不会批不准的。” 

　　“不，我说要是别人的话。” 

　　“批不准么，他并不要你出境，他只要你到低层里去住。”于是我又要他详细告诉我高低层的情形。 

　　“这样的，”他说。“是全世界都分着两层，我们这国的高层住民和别国的高层人来往，低层的自然和别国的低层人来往，但国界当然是有的，高层哪里是国界，低层也在哪里分国界。一有战事，同国籍的低层人为了本能的爱国心的驱使，自然和国人一致行动的，他们自然受高层人的命令支配的。” 

　　但是低层人的生活怎样呢。 

　　他说：“他们的情形我也不大知道，在这层的上流人除非是必要的职务关系，此外没有一个人跑到低层去过的。要支配他们做什么事时可以用电话。一有战事，我们政府会命令低层人去袭击别国的低层人的。这关系你明白了吧。” 

　　“为什么不放到同一层来呢？” 

　　这里，亲爱的萧爷突然严肃着脸子，直一直腰子，演说似地说着： 

　　“这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你去看史书上的记载便可知道。在封建时代，象我们这种平民都是住在低层的。后来我们革命，我们推倒了住高层的贵族王公，我们爬了上来，占据了高层，我们才抓到了平等，自由，光明。我们不远的祖先拿了这种光荣做遗产，我们才有了今日。但是……但是下流人……我有点说不清……近几百年来，据人种学委员会研究的结果，证明出下流人之所以为下流人是先天的，下流人有粗俗和其他的劣根性。他们都没有知识，我们……我们的政府便根据这报告，将人类分两层住。因为如果象你所说，和我们同住一层的话，上流人会看不顺眼，而且怕有下流化的危险，便分住着了。况且事实上也没什么不方便。” 

　　“那你对于这事的个人意见呢？” 

　　他摇头。“这些事我不大关心，一切社会性的事我都不大关心，也没有什么意见；我是个文学专家啊，因为。” 

　　后来我找着了一本《最新市法大全》来看。这对于我这新来的人当然很有点用的。 

　　有几条： 

　　“第二章第二款，下列五种人得在高层居住：1，执政者及官员，2，实业家，富商及地主，3，绅士，4，各种专家及学者，5，其他必要者。” 

　　“第五款，在高层居住者皆为上流人。” 

　　“第六款，上流人须温文儒雅，举止安详，服饰整齐讲究。……不得说粗话。……裸露下部或上处者，无论有意无意，须受处分。” 

　　还附着下流人到高层来的规定： 

　　“第三条，下流人有‘来’高层之必要者，（如筑屋，运输，听差等），须由一上流人证明，向地方政务局请求发给临时执照。该执照有效期内得出入高层。……” 

　　“第三百九十九条，‘来’高层者须持执照向所辖警区领取规定服饰，服著整齐后方可在高层来往，免碍观瞻。” 

　　“第五百五十五条，……须先事沐浴，由本局派员察看，认为洁净后，方可出入高层。……” 

　　“……勿事闲说，勿擅自行动。……不得闯入公园或其他上流人之公共场所。……” 

　　接着：“犯本法者处以三等以上有期徒刑。” 

　　吃过午饭，萧仲讷引我到外面去遛遛。 

　　街上的男人许多穿着所谓燕尾服，漂亮而光烫，皮肤都怪红润的。女人们都穿得美丽，华贵。店家门口都是五花八门的广告，街上是丈把厚的柏油。仿佛置身于上海马路了。 

　　转弯，走进一个小胡同。 

　　一块铜牌子吸引了我。上书（写的一笔好篆字）： 

　　 

　　禁止小便 

　　都会大学文字分析学教授李阳冰奉署令谨书印 

　　再前面，一个门口一块牌：“女士卫生处”，又一个门上，“男士卫生处”。 

　　这是什么？ 

　　萧说这是“排泄鼻涕的地方”。又前面是：“女士轻松处”和“男士轻松处”，他说是厕所，因为厕所两字不十分雅，代以“轻松”。 

　　在一家馆子里和萧和他的乖乖吃过了晚饭已十一点钟了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一早萧仲讷的乖乖来了，她对我第一天来的冒昧已完全释然。 

　　他俩处处显得极热，他们说他们彼此都有深得了不得的了解，两个的灵魂象生胶鞋底用该死淋黏着一样，贴在一块了。 

　　“那么你们经过很长的接触吧。” 

　　但听了我这话他们都捧着肚子笑起来，他乖乖格格地说：“外行……外行……” 

　　萧君揩了揩泪水，告诉我：“我和乖乖才在上礼拜六认识的哩。” 

　　这怎么回事呢。 

　　“韩爷你别忙，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的，你会晓得的，这是根据一种什么原理。”萧爷说。 

　　说着他的门房走了进来，拿一张片子。 

　　“快请快请，”萧仲讷就起了身。一面顾我：“你来罢，这是个值得做朋友的人。” 

　　无意识地跟着他往客厅里走，我同时看那片子。 

　　 

　　颓废派文学专家 

　　司马吸毒 

　　登录执照P.1882 

　　司马吸毒先生穿了一身紫色燕尾服，浅绿色裤。脸子搽着粉，白得糯米团一样，但不知“何解”，脖子是灰黑色。仲讷君为我们介绍了之后，司马君便说：“我司马吸毒是黑死脱痢底地想和你韩爷做个朋友。”我们握了握手。 

　　主人接着司马先生到房里去。 

　　“司马爷，欢迎！”萧的乖乖说。 

　　“祝萧爷的乖乖神经衰弱，做个现代人。”司马吸毒郑重地说。 

　　接着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。 

　　不记得怎样说到了职业，萧仲讷拍拍我的肩：“韩爷要选个什么‘家’做做才好。” 

　　我说：“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要怎样才合式。你是什么家？” 

　　“文学专家。跟我来往的大半是些文学家，”仲讷正拿起一支烟卷划了火柴不即去点烟，继续说着：“我看你也做文学专家罢，不过尚须拣个派数才对。司马爷你以为怎样？……糟糕！” 

　　燃着的火柴烧到他的手了。 

　　“不过我好象没有一点文学上的修养哩。”我也当做一件事他说。 

　　“修养，倒不必客气。总之想不想做，想做我便给你来办登录手续。” 

　　登录，司马先生片子上有过这字样，但想完全明白它：“登录？” 

　　“登录，教育部的登录。就是这里的作家都要先在教育部登录，有了执照之后方可发表作品。登录的时候要验看大学文凭，受考试，认为合格后，才可以给他发表权。非大学毕业生，则要一位著名的文学专家，或者一位‘平民’证明他是天才，也可以取到执照。” 

　　“平民？” 

　　萧仲讷笑了：“原来你连这也没明白。平民者，是专指我们这里的大企业家而说的。” 

　　最后我说：“关于职业的选择问题，容我多考虑一下罢。” 

　　“是应当考虑的。这更不必急，现在不过是说说的话。” 

　　渐渐地我和司马吸毒先生也说熟，他是个忠厚人。吃过饭，他为我述说他努力的经过。 

　　据他说，他是有颓废的天才的，他自五岁起就立志做一个颓废派文学专家。但是有点悲哀，他身体太强壮了，他想努力做个现代人，希望他自己能够神经衰弱，可是它怎么也不肯衰弱。他本来好运动，于是先就停止运动。再就，常几个整晚不睡觉，因为听医生们说，睡眠的缺乏最易使神经衰弱。这样努力不到一年，他自己觉得是成功了，他感到他神经有点病态起来，病态呀！——一个最现代的东西。他又慢慢地学习着喝酒。但是白干太辣，白兰地太苦，啤酒胀肚子。于是先从甜味的酒入门，如今呢，如今是连火酒都受得住了。……还有一最需要的东西：大烟。大烟就是鸦片，鸦片不是在矮冷破（Edgar Poe）和不得癞儿（Baudelaire）的诗里常见到的么。他认为抽大烟是必要的，但一抽就呕吐，但他有伟大的毅力，抽了虽然是吐了还是抽，九年半的努力，他获得了伟大的成就，所以，他说—— 

　　“所以我相信：天才对于一个文学专家当然是必要的，但修养也是决不可少的一步工夫。我不正是这样么？” 

　　萧仲讷的乖乖同情地叹了口气：“做个文学专家真不容易！” 

　　萧仲讷说到高兴，便说要预备点菜吃晚饭，并且打电话邀黑灵灵来。他告诉我：“黑灵灵也是一位文学专家。” 

　　七点左右，黑灵灵的名片落到我们的眼前，他那头衔是：“极度象征派文学专家”。 

　　主人的第一句话：“黑爷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？” 

　　黑灵灵先生的答复是：“因为刚才我铅笔的灵魂浸在窈窕的牛屎堆里了。” 

　　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他们几个都是严肃透了的神气，我幸得不爱笑，没笑出来，不然又得失礼了。 

　　仲讷为我们介绍之后，黑先生的两眼盯着我：“韩爷的摄人灵魂的耳朵，虽然不比鸡毛还方，但跳舞得比咸板鸭好。” 

　　我答不出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他还是在赞美我，还是侮辱我。 

　　司马吸毒先生说：“这我倒没有看出。” 

　　“这一点你看不出么？因为，你看，猫头上的萝卜是分开夜莺的精密，明白一点说，就是洗脸手巾的香纹路已经刻在壁虎肺上了。” 

　　“对的，经你这一解释我才完全明白。”吸毒先生说。 

　　黑灵灵的话我一句也不懂，想在萧和司马两人对他的答话里听出一点道理来，但终于还是失败。 

 二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下午萧爷和他的乖乖去看电影。我当然不好和他们同去，他们也没有邀我。但萧爷说： 

　　“韩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邀你去。” 

　　“别那么说罢，你邀我我也不便去的。” 

　　他和他乖乖已走到房门外了，回顾我： 

　　“你要是觉得无聊，你可以去找司马爷，我抽屉里抄下了他的住址。再不然你就看看书。” 

　　一个人走到了萧爷的书室里翻了一阵书，我抽下一本书来：司马吸毒先生著的《大烟中之憧憬》。这是一部诗集，我看了几首，看不出一点什么。于是想看报，但是有许多不懂的地方：预备明天问问萧爷。那上面有一段是学者奖金的消息： 

　　 

　　文学奖金将为王铭德所得 

　　本届平民学会奖金给与会议将举行投票，据半官消息所传，则各委员已属意于写实派文学专家王铭德所作短篇《危机》云。记者按：王铭德为平民严俊所保证之作家，思想极为正确，早为国人所知，近作《危机》一篇，实为全世界本年度压卷之作，如本年文学奖金果为王爷所得，则全世界之上流人益将钦佩委员会之眼力也。 

　　我赶紧在书架上找，看有这篇没有，果然找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，标题就是《危机》。 

　　一口气看完，但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，也许因为是门外汉之故。那内容是：国内的棉纱因国外跌价，销不出，国内的大棉纱厂都停办，呈显一个大危机，于是平民某（棉纱的大企业家）向各处去对上流人下流人呼吁，因此激动各种人的爱国本能，都毁家纾难，恢复棉纱厂，而这位平民为了国家之故，宁可将出口的货跌价，跌到贴本，于是才复原以前的盛况，而这位平民因积劳以死，全国人，即使有劣根性的下流人，也都哭泣这位伟大的平民的逝去。……他写那些各种人爱国心的激动写得很细的，写那平民是非常之伟大，或是因这一点而能得奖金吧。 

　　又一条消息是：“人类学奖金已内定”，副题是“将给与易正心”。它后面还介绍一段易正心的心得。易正心证明出下流人的大脑中比上流人的少两个甲状细胞，所以他们永远下流，再也没有办法。天才比常人多五分之一的甲状细胞；天才与下流人当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。国内的那三位大平民，甲状细胞竟比常人多到四分之一有奇。爱国心的浓淡与甲状细胞之多寡成正比例，所以天才常是最爱国的，下流人往往不爱国，下流人如有爱国的，那“该”下流人一定和某一上流人有点血统关系。 

　　还有一件大消息被我忽略了，是大统领任期将满，要改选的问题。这事始终不引起我的兴趣，因为我对于他们太陌生了。 

　　已十一点钟，不等萧爷回来了，我要睡了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吃早饭，有一个电话找仲讷。他一面听着话，脸子跟着紧张起来，嘴里：“啊？……啊？”再就“啊！”“……真么！”等等。电话挂上之后，他自语地“Eh，可怜。”他吃早饭的举动也慢起来了。 

　　不等我问，他就说：“我一个朋友自杀了。” 

　　他于是告诉我那朋友怎么自杀的。 

　　他那朋友姓羊，家里本来很宽裕，后来中落了。到这位羊爷出世时，家里已很拮据，但仍不失为一个上流人。可是他无力去受高深的教育，他仅止在中学毕了业便不能升大学，因为政府规定：要能纳人口税五十元以上的才准进大学。…… 

　　“什么，纳人口税五十元以上的？”我插嘴。 

　　“呃，是的，”他说。“人口税是按照你的家产抽的，家产多，抽的人口税也多。” 

　　“这是……？” 

　　“Eh，别插嘴罢，这事我们下次再说。我只告诉你……” 

　　于是他说了下去。 

　　那羊爷进不了大学。总之他家里是中落了。他有乖乖，而且有小孩子，而且很多，他找的职业不够他的家用。但也不能再找个薪水较丰的职业，因为他只是中学出来的，而又没有一个社会地位高的人帮他说话。最近他失职了，上星期还从萧爷那里借了二十块钱去。这样穷下去是很危险的，一个不留神便会堕落，而，如果有人告发，说他现在失职，不久会堕落的话，政治当局会将他送到低层去的。送到低层，谁愿意呢？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名誉的事呀。于是他在昨天自杀了。 

　　“他自杀了，”萧仲讷爷惋惜地说。“他是个上流人里的英雄，他宁愿死，而不愿去做下流人。” 

　　但我又想起另一件事：“鬼土里也有死么，死了到哪里去呢，是不是又回到阳世去？” 

　　“这谁也不知道。” 

　　下午他告诉我，他三天以后要请平民陆乐劳吃饭，陪客是一时知名之士。最后他解释说： 

　　“我是文学专家，本来社会性的事我不注意，社会上的闻人在理也少来往。但这位平民是特别原因，因为我是他保证的，晓得吧，并且他于出版界也是绝大权威，书的畅销不畅销他一句话便可以转移的。” 

　　他拿个请客名单给我看，我所知道的人有，陆乐劳当然首席，其次的是，黑灵灵，司马吸毒，王铭德，易正心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萧爷写了一天的文章，他说明天将引我去参观本都的学校。 

　　今天只有两件事可记。1，报上大登特登大统领继任为何人的推测，据说，严俊似属意于东方旦，陆乐劳与潘洛则属意坐社总裁巴山豆。又讯：“陆潘两平民意见既同，非严平民一人所能对峙，届时严平民或将收回意见云。”2，报上，又是报上，登载有一位法学博士于今日下午在都会大学演讲，题为《宪法第六章第七十三款第四十二目之原理》。 

　　关于前者，一个什么“坐社总裁”不懂是什么，而且选举大统领为什么不选举，要那些平民去“属意”呢？也不懂。 

　　关于后者，我翻开“宪法”将这什么第六章几款几目看了一遍，文曰： 

　　 

　　……凡在本政治区域内居住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，须出于至诚地忠爱本区域，并有如下之义务： 

　　一、向外人宣传本区域之美德，并隐蔽本区域内丑陋之事或物。 

　　二、拥护平民利益。 

　　三、视本区域内住民如手足，并须出于至诚的。 

　　四、至诚地向人宣传爱本区域。 

　　五、本区域与外人有冲突时，须牺牲一己之老命，从事为侵略他人或防御本政治区域之抗战。 

　　六、…… 

　　这我不知道根据一种什么。 

　　晚上我问萧爷。关于大统领的选举，他说只是他们的方式不同，原理是和阳世一样的原理。关于那宪法第几目是： 

　　“更没有什么可以诧异的。”他说。 

　　他的老七（Logic）是：国民要爱国。居国境内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得为本国国民。所以，居国境内十一个月又四日以上者要爱国。 

　　“你们在阳世的人难道不爱国么？”他说，“自然爱国的。宪法上写的是，本政治区域，不过换几个字而已，毫不希奇。” 

　　“为什么要十一个月……？” 

　　“譬如你们阳世的规矩是要在本国内住五年住十年算是国民，这里不过日子少一点，也毫不希奇的。” 

　　这里又想起“坐社总裁”，他告诉我这是一个议员的结社。 

　　“一起有多少议员的政党？” 

　　“两个，一个是坐社，还有一个是蹲社。” 

　　“这两个名字真有点古怪。” 

　　“并不，”萧爷很快地。“我告诉你罢，这两个政党虽然名字不同，议员也分成两个壁垒，可是政纲都一样的，都以平民政治为原则。” 

　　“那为什么分做两派呢？” 

　　“是这样，政纲同一，但日常生活的方式总有点区别的。……我问你，你出恭还是坐着出恭还是蹲着出恭？” 

　　“蹲着的，怎么？” 

　　亲爱的萧爷笑了起来：“那你应当拥护蹲社。蹲社者是主张国人都蹲着出恭，合卫生，而坐社主张全国人坐着出恭，合卫生。如今的大统领是蹲社的总裁，他一上任，便将全国的厕所改造做蹲式，将来坐社组阁，便又会将厕所改为坐式。” 

　　过一会他说，“韩爷你别诧异，这里跟阳世是一点差别也没有的。”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午后和萧爷去参观了两间学校：一是国立文艺大学，一是国立都会大学。 

　　文艺大学的教授和学生都以生活的浪漫出名的。一跑进去，便是满墙的标语：“浪漫的生活是艺术家的生活。”“我们要不规则的生活。”“浪漫是现代的象征。”等等。粉墙上漆着三平方米大的黑字： 

　　 

　　不规则的生活万岁！！！！ 

　　我们由一位职员领到大礼堂里，大礼堂听讲席中的椅凳东一张西一张，横的直的斜的地放着。内中有藤睡椅，有板凳，有沙发，有行军床，有“骨牌凳”，有紫檀木的太师椅，有石头。地上满地的《十九世纪木刻大全》，老蛋和皮哑子痢的素插，老虱底的画集等。走过几个讲室都这样，画画的房间是和普通的差不多。其余，天井和甬道的地上也堆着画本子。 

　　“我现在再请萧韩二爷参观敝校长的办事室。”那职员说。 

　　校长是当代大艺术家赵蛇鳞先生。他房门外一个纸条子，写的《黑女志》①式的字：“欢迎参观”。 

　　 

　　①《张黑女墓志》，北魏墓碑正书，531年刻石。 

　　“请进罢，敝校长为提倡浪漫生活起见，欢迎来宾参观。不过敝校长现在出去了，失迎得很。” 

　　一走进房里，便是两床零乱的棉被放在地板上。书很多，大半放在地上。一张桃木写字台，四足朝天，椅子横摆，书架是直竖着的，但架上没有书，只放了一只尿壶。调色板放在棉被上，调色板上有一只脏得要命的绿袜子。 

　　那位职员说：“敝校长每天早上要费三个钟头来支配这房，是煞费苦心的。” 

　　其后参观宿舍。我们走到甬道上，两边排列着学生住的房间。偶然看一间房的号码“z996740021”。 

　　“乖乖，房间多少！”萧爷惊异地。“单只Z字的已经九万万多号了。” 

　　“其实房间不多。”那招待的职员说。 

　　这间房的隔壁，那号码是“甲字2”，再隔壁，“R5642”，再过去一间，“宙字11”。 

　　“这是敝校长的思想，他觉得按次序地排列不大美，所以错乱一下。” 

　　“那么有多少房间？” 

　　“连厨房，连卫生处轻松处，一起二十四间。” 

　　都会大学和阳世的大学差不多，只分科不同些。一共分两部：研究部，实用部。研究部就象阳世的大学里所研究的各种学。实用部：分工科，农科，医科，地方政务人员养成科，贤妻养成科（专为女生的），运动会选手养成科，商科等。 

　　其余没什么可记的，只有在“揭示处”有个学生会的通告。 

　　“为通告事：查本校社会系同学○○○，本学期未缴学费，据调查委员会报告，该同学○爷确系无力缴费。据此，则该同学必系下流人混人者。经本会第五十二次临时大会议决，决请学校当局令其退学，以免全体同学因一人而倾向下流之危险，除已呈请外，相应通告，即希全体同学查照为荷。”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一早萧爷便忙着请客的事，平素住在低层的听差都跑到高层来，为的好伺候。 

　　第一个到的是一个“二百二十米低栏赛专家”吴自强，和一个“太极剑专家”毛源，过两位专家都在政府注过册的。萧爷后来告诉我，这位专家是国家供养着他们，专门在开国际运动会时参与比赛，为国增光，所以他们是实际上的真正爱国者，而他们也为国家的光荣之故，非常之努力，总是得第一。 

　　这两位来了不到三分钟，一个人喘着气来了，对他们说：“我老远就看见你们了，我走得那样快，也还是赶不上你们。” 

　　他衬衫上有一个号码“250”，戴着顶棒球帽，穿着篮球鞋，拿着柄钢丝网球拍。他的头衔是“都会大学旁听生兼球类比赛的批评专家”。据说这种人并不会运动，但专任批评，所以每个运动会，每次有球类的比赛时，他定得到场，参观了之后写文章到报纸发表，说某人发球不稳，或某人回的球又稳又厉害之类。这种人也得在政府注册，不过没有薪俸。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，我没有留下他的片子。 

　　十一点钟左右，来了两个我的熟人：司马吸毒与黑灵灵。司马爷面色苍白，手也发青，他对我说： 

　　“韩爷，我昨夜失眠，我抽了一夜大烟，我写了一夜诗，我获得了神经衰弱，我伸开了两手，一天一天向坟墓走去。” 

　　黑灵灵还是那套令我茫然的话： 

　　“韩爷，你今天变了样子了，你今天是将一字锁的翅膀拍在漱口杯的幽灵与幽灵，一百个幽灵的沉淀的夜莺中了。” 

　　我望着他。 

　　“怎么，不懂么：因为夜麻雀的夜柠檬嘴在鸣呀。” 

　　其余来了许多客，于我都陌生的，内中只有易正心，我知道他的名字。 

　　许多人围着易正心谈天才与常人的区别。易正心说他正在发明一种大脑反射镜，不久即可成功。这镜能推算出人类大脑中甲状细胞之多少，而断定这人之有无天才，有无爱国心，将来甚至于可以算出他是什么主义者。他说这镜子不外乎紫外光的作用。大概三个月后便会研究出一个结果来的。还有个公式，他已经想出了，反射镜反射出的数目，代到公式中的某个字，便算出甲状细胞的数目。可惜我数学不大高明，这公式于我没什么兴趣，故也没给它抄下。 

　　其次，他又说明那反射镜还能证出人类的各种本能，不久他可以证明出鼻子之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的一种表现。 

　　谈着谈着那赵蛇鳞先生也来了，头衔是：“后期印象派艺术专家，兼国立文艺大学校长，兼浪漫生活提倡人”。他房间虽是浪漫地陈设着，但服饰找不出一点浪漫气，因为他究竟是上流人。 

　　还认得了一位人，是萧爷的乖乖哥哥饶三。他在地方政务局当秘书长，也是一位名人。 

　　十二点差十分的时候，一个巡警跑到客厅里，立正高叫： 

　　“报告！陆乐劳平民已到。” 

　　于是谈着的，笑着的，突然都寂静下来。有人拂去衣上的烟灰，有的整理整理领结，长着头发的便将头发摩摩平。全体都严肃，庄重，有礼貌的样子，用了急促但仍不失为上流人的那种步子，走到大门口。 

　　门外刚到了十五辆汽车，呼呼地。 

　　我们的萧爷到第一辆汽车的门口，谦恭地开了车门，让车里的人下来。下来的人当然是陆乐劳。他大概四十几岁。肚子并不大。一下车他便和萧爷及其他来客点砂并握手，也和我握手，他的手热得发烫。他态度很和蔼，极富平民精神。 

　　那其余十四辆汽车上的人都下来了：第二辆上坐的是这位陆平民的一位工程师和两位秘书，后十三辆上的是卫队。 

　　萧爷家的听差忙铺毯子，毯子狭长，由大门口直到客厅，毯子上有几个大字：“陆平民万岁”。陆乐劳就一面笑着一面踏着这毯子走到客厅。 

　　“嗳，”陆平民说，“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我不过是一个平民，不发这样铺张，哈哈哈。” 

　　“这只是表示我们对国家柱石的一点敬意。”萧爷说。 

　　“其实我这样真过不惯。譬如象这些卫队，政府硬要派他们保护我，其实何必呢。我是过惯平民生活的呀，是不是。” 

　　饶三说：“政府深知陆平民是国家柱石，所以派人保护的。” 

　　“不必这样说罢，哈哈哈。” 

　　于是来客都说，陆平民真富于平民精神，虽然社会地位那么高，还一点架子也没有。 

　　到客厅里，来客都站成一圈，陆乐劳在圈子中间，手里拿一把扫帚，扫着地。扫了三十几秒钟，一个听差将扫帚接过去了。于是所有的人都举右手，大叫：“平民精神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” 

　　大家都狂拍着手。 

　　叙过餐，陆乐劳坐在一个茶几旁，和饶三说着话。茶几上放着茶，烟，火柴之类。 

　　陆乐劳忽然按电铃。于是老远来了一个听差。 

　　“将茶端来给我喝。”他命令。 

　　听差将茶几上的茶两手捧到他嘴边。 

　　过一会又按铃。 

　　“将我在袖子上的烟灰拂去！” 

　　陆乐劳坐不久便走了，走时又是毯子铺到门口，大家送他上汽车，于是十五辆汽车象一条蜈蚣似地走了。 

　　客散后我问萧爷，陆乐劳扫地为什么意思。 

　　“这你看得出一点吧，”他说。“这不过是表示陆乐劳的平民精神而已。一个阔人怎么肯自己扫地呢，但我们是平民政治，所以阔人也应当表示他平民的精神，便用扫地来表示。每逢大宴会中，都有这种仪式的。” 

　　“那毯子是怎么的！” 

　　“那是这样的：只要在社会有一点声望的，都和某一平民有点直接或间接的关系，跟我有关系的便是他。各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欢迎他那有关系的平民。……这毯子是家用的。……就是大统领的家里也有这样的毯子。” 

　　晚上萧爷和他的乖乖听有声电影去了。 

 十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前天的和平游艺大会，几乎闹大乱子。那日各名人都有演讲。文化团体的总代表报告和平运动经过，恳切地表示感谢政府之接受这种区人的要求。巴大统领在大会上解释以前对Velo等三国的不得已的军事措置。 

　　“……我们同胞都是极端爱和平的，但为防御祖邦计，不得不有所准备。……现在呢，Velo等三国被我们的道德所感服，即被我们所德化，而同时区联大会又将加以仲裁，它们于是撤销它们的军事准备了。……世界和平之光明，得以复现于人类。……” 

　　蹲社社员的演讲，则颇有责备坐社政府之意。 

　　大家正倾听着，突然下流人呼起口号来。 

　　“打倒陆乐劳！打倒潘洛！打倒严俊！打倒一切太上皇帝！” 

　　“谁喊口号？”警察厅麻长大声喝着。 

　　他们喊得更厉害。 

　　秩序大乱。麻厅长命令在场弹压的巡警去禁止。 

　　“打倒一切太上皇帝！” 

　　“再喊就开枪！”巡警们叫。 

　　“打倒巴山豆！” 

　　巡警们冲上去：一个混乱的冲突开始。 

　　大会上的男男女女，都挤着逃出。 

　　下流人喊着，和巡警们打着踢着。巡警们开了几枪。下流人都是赤手空拳，用肉去跟巡警的来福枪激战。 

　　萧爷拖我回去。我不肯，我在一根大树后躲着看他们。萧爷把他乖乖送上汽车之后，也陪我看这幕剧。此外，会场里只留下发狂似的巡警队和下流人。 

　　“开枪！” 

　　几百支枪对着下流人射击，一个个倒下。活着的下流人一面呼着口号一面退。 

　　巡警要向前追。 

　　“停止！”麻厅长叫。“把这批人全打死了固然不要紧，但是很不方便。” 

　　巡警不再赶着开枪。 

　　麻厅长命令一部份巡警赶去放步哨，以防他们沿途捣乱；又叫留一部份在这里，从速掩埋死伤者。他们把呻吟着的伤者也埋下土去，不论轻伤重伤。一面用些黄土掩上那些血迹。我在树后仔细数一数，埋掉的有五百多。 

　　这工作费了三小时。 

　　那些放步哨的回来了，报告麻厅长那些混蛋已回到低层去，路上不过喊几声口号，并没其它的什么捣乱。他们抓了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来。 

　　那被抓的两个人脸上有被打的青疤。 

　　“只对人说，这是他们的首领好了。”麻爷说。 

　　其中一个俘虏吐口唾沫到麻厅长脸上。 

　　“带去！”那个揩着脸上的唾沫。 

　　今天仲讷告诉我，潘洛已吩咐他们把这两个用剥猪猡法处以天罚刑。 

　　“什么天罚刑？” 

　　“死刑废止了，没有死刑。有时例外地要处死一个恶人，叫做天罚刑。” 

　　至于昨天报纸上所载，跟我们所见的略有不同。 

　　“昨日和平大会会场中，忽有下流人心血来潮，大呼下流口号，秩序为之大乱，人众皆纷纷退席。警察厅麻厅长知此必系有魔鬼附于彼等之身，因祷告法魔。一面令巡警好言劝导，彼等即觉悟而散，并深感麻厅长之宽大仁爱云。” 

　　蹲社机关报又责备坐社政府，“于庄严喜悦之和平大会中，有此怪剧，坐社政府之自尊心扫地矣，呜呼呜呼又呜呼。第三个呜呼！” 

　　站在坐社政府一方面的，推测这定是蹲社主使的，利用他们来反对坐社政府。 

　　“夫不信任政府，常有的事也。……今蹲社竟与下流人打成一片以反对政府，则其卑鄙龌龊，实不齿于人类。……” 

　　“下流人之口号中，只有打倒潘平民，陆平民及巴大统领，而不呼打倒严俊，此为蹲社社员与彼等互相勾结之一铁证。” 

　　但是我好象听见他们也喊打倒严俊的。 

　　“也许访员没听见吧。”萧爷说。 

　　司马吸毒和酱油王今天同来，他们跟萧爷谈着这件事，但只是闲话而已。 

　　萧爷和酱油王倾向坐社，司马爷倾于蹲社。两边争辩着，几乎吵嘴。他们问我的意见：我无所谓。 

　　“得了罢，”萧仲讷拍司马吸毒的肩。“不要为了无聊的话伤害了友谊。” 

　　他们握握手辩论终结。 

　　“韩爷你别误会，”司马爷微笑着对我。“我们不过是无聊，谈谈这些话消遣。其实我们是文学专家，这些事全管不着。” 

　　我想起一件事问他：“去请的那位什么大诗人，怎样了？” 

　　“他有回电来。碰过一次壁，不再来了。Kitan脾气有点古怪的。” 

　　晚报上有条消息可以摘下：区联派来的专员任务已了，乘今日上午四时早快班飞机回去报告。据这两位专员对人说，这回他们所得印象极好，很满意，因此他们更坚信两事：一，区联的裁判之有力量；二，世人已由衷地厌恶战争，爱好和平。云云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还没有起来，仲讷跑进房叫我。 

　　“快穿衣。” 

　　“什么急事？” 

　　他笑。 

　　“非常有趣的事，陆平民一早就来电话了。” 

　　“开会么，又是？” 

　　“旁听，不是开会。他叫我们到议院去旁听：今天蹲社那批狗禽的要正式提出不信任坐社政府案，有许多质问。坐社已经预备好答复，叫我们去旁听助威。” 

　　我懒懒地坐起来穿衣。 

　　“快点快点，”他催。“今天一定很热闹。潘洛还邀了五百个啦啦队专家，以壮声势，他们都是坐社的同情者。” 

　　我们在开会前一刻钟赶到。形势似乎非常严重：议院大门口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，会场里面也布满了这些人，据说是巴大统领的卫队。旁听席上人特别多，有许多女的。啦啦队专家不止五百，大概蹲社也请了些来了，他们头上带着绒绳打的瓜皮帽，穿篮球鞋或足球鞋，手中拿小旗子。潘洛和陆乐劳二平民也在旁听席上。几百个新闻记者忙碌地坐下又站起，站起又坐下。 

　　Dang，dang，dang：开会。 

　　头一下子，一个蹲社议员提出一个质问： 

　　“今天议会有了种古怪的空气，这实在是对尊贵的议员一种莫大的侮辱……” 

　　蹲社啦啦队专家就叫起来：“Rah！Rah！” 

　　那发言者继续说下去。 

　　“这侮辱是什么呢？哪，”他指指武装军警，“就是这个！……诸位爷爷，议员不是什么要戒备的歹人呀！……” 

　　巴巴雄站起来。 

　　“这是巴大统领的卫队。” 

　　“难道巴大统领还怕议员行刺么？” 

　　有个魁梧黑汉子，坐社议员，大声说： 

　　“咱的儿子，这些事你管不着。儿子你只要把要质问的问出来好了、老子慢慢答复你。” 

　　另一个蹲社议员斥他这种口吻有失议员资格。 

　　第一个发言的那人又说：“这质问是个根本的质问，这问题如没有圆满答复，其余的没讨论余地。” 

　　“什么，什么，”那黑汉子汹汹地走到这议员跟前。“儿子你再说一遍看！” 

　　“怎么，你想打人的样子。” 

　　“是啊！老子就打你这不肖的儿子！” 

　　Bon，一拳。 

　　那蹲社议员给打得退了几步。鼻套子也给打下了：鼻套子掉落地，系着的丝带也断了下来。他非常狼狈，脸上一丝不挂，一个黄色的，高高地突出一个：鼻子！ 

　　会场里迸出大笑，有几个腰都笑弯，拼命地拍着手。 

　　旁听席上的女宾，由于她们的羞耻本能，都红着脸，用手绢挡着眼睛，抢先地逃出会场。 

　　“好！好……好一个上处！” 

　　“多美丽的上阴部！” 

　　一时大乱：拍手，笑，喊。 

　　“Hurrah，hurrah，hurrah，rah！Hurrah，hurrah，rah！Rah，rah，rah！……”坐社的啦啦队专家叫着。 

　　大鼓掌。 

　　“哈哈哈，请细看葡议员的庄严的上处！” 

　　葡议员赶快地捡起鼻套想带上，但被黑汉抢了去，撤成粉碎。 

　　蹲社的人高声骂着，和坐社的人扭打着。 

　　“Rah，rah，rah！” 

　　忽然一个坐社社员尖声地唱起来： 

　　 

　　……取去套子何所求 

　　郎阿郎—— 

　　劝郎切莫学下流…… 

　　“好！唱得好！” 

　　“Encore！Encore！”① 

　　 

　　①Encore：再来一个。 

　　可怜的葡议员为蹲社的议员围着保护。坐社的议员则冲进围去，先后地伸手去摸一下葡爷的鼻子，以为笑乐。 

　　两方打着，两方的啦啦队专家大叫着。 

　　“静一静！”朱神恩庄严地上了台。“Hey，我用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叫你们静一静！” 

　　过一会他才开始他的正文： 

　　“我是不偏袒任何方面的，我没加入任何社党，所以我现在要出来说几句话。……今天的会不幸又是没有结果，而且闹了创世以来的笑话，本教士要用虔诚的基督徒的名义来恢复议员的庄严。” 

　　他停一停。 

　　“现在，下流事情竟在会场里做了出来。我们必须惩办。……蹲社社员那位丢了套子，露出了上处的，定得拘起来。坐社社员那位打人套子的，也要抓起来严办。……” 

　　这场会就在打骂中散了。 

　　朱神恩说要拘起来的这两位，在会场里是不能抓的，因为议员有议员的庄严。一出议院门，就绑猪似地把他们绑住带走。 

　　议员们一面走出门一面打。有五六个便衣探护着陆潘二平民出来，在刚到大门边时，陆乐劳被人打了一个嘴巴。 

　　萧爷几乎吓得晕倒，他满额头汗。 

　　“上帝呀，陆平民吃了一个嘴巴！” 

　　纷乱中也不知是谁打的，大概总是蹲社的社员。 

　　“一定会有大乱子，”仲讷说。“打嘴巴，公然侮辱啊！” 

　　这时候他似乎才发现我们是已经坐上汽车了。 

　　“到陆平民府。”他吩咐车夫。 

　　“议院里常打架么？” 

　　“闹是有的，但总没有今天这样子。加之还打陆平民一个嘴巴！……我定得到陆府上去问安。” 

　　他皱着眉：“开快点！” 

　　陆平民府上有许多坐社的要人，潘洛和朱神恩亦在。 

　　“怎样？”萧爷问他。 

　　“太胡闹了，”陆平民发着怒。“我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。” 

　　“我们考虑一下看，”潘洛静静地说，“究竟解散国会之后有没有问题。” 

　　“我敢担保绝对没有什么问题。”朱神恩确断着。 

　　“不过这是破天荒的事哩。”潘平民。 

　　“那么公然侮辱平民，不也是破天荒的事么。” 

　　潘洛绕屋子踱着。几分钟后，他陡然站住。 

　　“好，就下令解散国会。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 

　　巴巴雄命秘书起草。两小时后，巴大统领签了字，这命令发出去了。名义是用陆潘二平民率领区人呈请政府下解散令，政府批准。 

　　陆平民脸上的不快完全消失。他命令司庖总处长预备点好菜，叫存酒窖窖长命出陈四千年的酒来，这酒是大禹酿制的。 

　　直到吃过晚饭，陆乐劳还留着我们，请我们吃太子牌的瓜子。 

　　“有封密电。”陆府的电务厅长送来一封电报。 

　　潘洛凑过头去和陆乐劳同看那密电。 

　　一朵灰黯的云飞上他们的脸。 

　　“怎么办呢？”陆平民慌慌地。他正剥着一粒瓜子封皮，现在一手把它摔下地。 

　　“镇静，镇静。”潘说。 

　　陆平民拿这电报给我们看。 

　　“……严俊将在金山扩充石油事业，一切皆筹备就绪。银行团允投资三千万万万元，已签字。……” 

　　各人都沉思的样子。 

　　“我有一个方法”，巴山豆打破静默。“只要放出一句话，说这几家银行危险，即将倒闭：这样非挤兑不可。一方面我们收买他们的票子，做个要挟。” 

　　朱神恩想了一想。 

　　“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这事我负全责都可以。” 

　　“还可以进行一件事，”潘洛说。“派人到严俊的石油开采区域去散布谣言，说石油公司赔了本。” 

　　“不过这是哄不了银行团的。”陆乐劳说。 

　　“但总有点力量的吧。我们要努力设法收买严俊的会计课长，要他向银行团暗示石油事业亏了本。” 

　　办法决定双管齐下。银行倒闭的谣言要跟理财总长商议，就是说这谣言要由理财部放出来。他们交了一包文件给朱神恩。 

　　我们临走，陆潘二平民塞一张两万元的支票到我们手里：是叫我们帮忙的费用。 

　　“不够尽管来拿。”还这样说。 

　　我不大懂这些事；为什么严俊发展他的石油事业，陆潘要怕他。 

　　“完全是银行团的关系呀。”萧仲讷告诉我。 

　　“陆潘二平民正想银行团投资到他们的事业，已经进行得有点眉目了，银行团这回又忽然翻过来到那边去投资，真不可解。大概他们看中石油事业的利息大些。” 

　　他搔搔头又沉重地说：“潘平民和巴大统领想的这办法不大高明，不过是消极的报复的战略而已。” 

　　“你有办法怎么不说呢？” 

　　“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总之这桩事是有点槽糕的。”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连日各界人士都议论着解散国会的命令。蹲社反对坐社政府的运动更猛进，更活跃。饶三来言，有几所卫生处甚至于已改为蹲式了。 

　　萧爷很忙，我这几天跑得也有点疲倦，应当早点睡。 

　　本已预备睡觉，但如今来了些意外的惊人的事使我不得不又记一点。 

　　萧爷喘着气回来。 

　　“糟透了，完全中了严俊的诡计！”接着来一句：“国会解散令，是朱神恩出的主意哩。” 

　　蹲社的向政府质问，提出不信任案等等，都是严俊的主意。甚至于议场里的打架，也是在他们预定计划之中。那打人的坐社的黑汉子，是严俊的七等走狗，加入坐社做内线的。打下鼻套子，正是他们的苦肉计。议场里故意做出种种无聊的样子使政府不能忍受，使政府去下令解散。 

　　“解散于他们有什么好处？” 

　　“不要急，我说下去你就会知道。” 

　　“他们一方面又使人于混中打陆平民，使他发怒，于盛怒中，朱神恩乘机进言，主张解散国会；于是果然中了计，下了解散令。朱神恩也和严俊打成一片哩。他们做好一个个圈套……” 

　　“怎么，朱神恩……？” 

　　“是啊，他是严俊的走狗，又是个阴谋家。……他那天在议场里主张拘捕那打架的议员，你看他演得多巧妙！其实抓去的两个人是配角。” 

　　他叫听差给他倒杯牛乳喝了。 

　　“你还是没告诉我解散国会于他们有什么好处。” 

　　“解散国会是非法的，晓得吧。这样，可以给他们一个攻击的口实。但解散国会的圈套还只是帮助他们壮壮声势，主要的还不在此。” 

　　“主要的是，严俊公布陆潘二平民摆布他的阴谋，并证明他们两位平民把持政府。通电已经发出了，各地亦有响应的。明后天报纸上或者会登载出来。” 

　　“最糟的是银行团和严俊站在一线。……我刚才所说的还是他们表面上的计划。骨子里，他们是预备使陆潘二平民破产，他们可以将陆潘的全部企业用贱价买去，这样严俊便成了区内的唯一的太上皇了。他们的目标是这个。” 

　　“会不会成功？” 

　　“他们有银行团，什么事办不了？” 

　　我懂了：所设的解散国会的圈套，反坐社政府，通电，所有这些，不过是有利于贱买陆潘全部企业的进行而已。 

　　“对啦对啦，正是这样。” 

　　“你觉得怎样，这件事？” 

　　“我么，我是文学专家，管不着这些。” 

　　但我看出仲讷有点不安模样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全都尽是反对坐社政府的空气。 

　　报上登出了严俊和银行家攻击陆潘二平民的文字。他们声明并不是与政府为难，只是暴露陆潘二人的阴谋：他们把持政府，有失平民政治原则。 

　　新闻上，叙述记者在绿阴城见严俊，据说他发现了陆潘二人破坏他企业的卑恶阴谋，证据全在他手里，但不到必要时决不公开，给陆潘二人留个面子云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大变动！ 

　　只一星期的工夫，陆乐劳和潘洛破了产：他们所发的股票一钱不值了。银行团是他们的债主，组织了清理委员会清理他们的一切产业。前天起，标卖陆潘所有不动产。不值钱的股票据说差不多全被严俊设法收买了去。 

　　“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破产得这么快的。”我说。 

　　“这就是银行团的厉害，”仲讷叹息地。“如果银行团高兴，一签字，陆潘两位平民在两秒钟内就能够恢复一切的，也许能够比以前还阔。” 

　　日来仲讷寝食不安，他失掉了倚靠的。更不安的是怕有人跟他为难。他没出门一步，陆潘二平民处更不敢去，而且也没有去的必要。 

　　昨天司马吸毒，黑灵灵，饶三，酱油王，都来安慰他。 

　　“没有关系的，”酱油王说。“你在文化事业上是很有地位的一个，他们决不会来为难你。” 

　　“真的，”司马吸毒恳切地，“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同人帮你声明，再不然我就拼掉这神经衰弱的生命，拿大烟枪打他们。” 

　　可是更不幸的消息于今日传来：严俊和朱神恩和银行团和仕官全体师生和许多团体，在都会裁判院控告陆乐劳和潘洛把持政治，违反平民政治，并要求—— 

　　逮捕陆潘二人的一切走狗！ 

　　萧爷收拾行李，预备到别处去，暂时避避风头。 

　　我也要离开这鬼土了：回阳世去。 

　　黑灵灵等四位爷又来，谈甚久。 

　　饶三说，下流人很有趁机会捣乱的样子，但镇压住了，他们的处置比较高明。 

　　“一切都新鲜了一下：内阁换了人，全区的卫生处已经改成蹲式。” 

　　饶爷的地位是不要紧的：内阁换人，其余是不会动摇的。 

　　“韩爷怎样？”饶三问我。 

　　“回阳世去。” 

　　“那何必。住到我那里去好不好？” 

　　“到我那里去罢，”司马爷热烈地，“到我那里只要住三天，包你神经衰弱。” 

　　“不，”我谢绝他们。“即使没有这次的事变，我也应当回去了。” 

　　仲讷很沮丧，谈了一阵之后便比较好些。 

　　“你的指甲像蜻蜓的肺一样哩。”黑灵灵微笑。 

　　“不是我胆小，”仲讷答。“实在是受了点刺激，不舒服。现在暂时避避风头也好，况且旅行于我很有益哩。我的乖乖也同去。饶爷，她也准备了吧？” 

　　那个点头。 

　　他们说明天来送行。 

　　　 

某日
　　今天回到阳世来了。 

　　他们都送我，萧爷预备送我之后才上车站去。 

　　“祝你平安！”仲讷说。 

　　我和他们一一握手。 

　　“我有机会还要来做客的：我觉得我‘走阴’的技术很好了。以后也许常来去。” 

　　“祝你幸福！”饶三叫着。 

　　司马吸毒用手搭在我的肩上。 

　　“我司马吸毒谨祝韩爷做个现代人，能渐渐衰弱起来，能抽烟，喝酒精，晚上整晚地失眠。” 

　　“韩爷，”黑灵灵亲挚地说，“电气风扇的肝爱上钢笔头之幽灵，得不着火柴的玫瑰的蚯蚓眼睛，只看见浪漫的金牙齿的母亲，而这些一切，全在墨水瓶里，再会。” 

　　“再会。” 

　　“再会。” 

　　又和他们一个个握了手，我走出了鬼土。 

　　这样回到了阳世。 

　　现在看见所有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不套鼻子：个个脸上一丝不挂，一个肉做的东西突出于脸部中央，实在觉得滑稽。下午有两个朋友来访，我不敢看他们的脸，否则对着他们的上处我会笑出来。自己当然也不带鼻套了，对镜子一照，处女似地害起羞来。 

　　我于是上街去，专走人多的地方，并且去访问了许多好朋友。对裸鼻的害羞是渐渐消去了，虽然还觉得有点滑稽。也不象刚回来的时候一样，一见就要失笑。 

　　回想刚旅行到鬼土去时有许多事看不惯，如今觉得那种看不惯是种幼稚，因为没懂得鬼土一切事的原则之故。善哉萧爷之言曰：“鬼土跟阳世的一切，原则上是相同的。”鬼土里当然还有许多事我不懂得，可是看来总不会有什么不顺眼的了。 

　　再说一句：萧爷的话是不错的。这是了解了以后的断言。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原连载于1930年南京《幼稚周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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